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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0月24日，苏某

担当某网站《性情解码》栏目
“换偶”专题的嘉宾。下为苏
某接受访谈的内容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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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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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秋天吧。2004
年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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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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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目的上来说，夫妻
交友在于提升家庭生活质量，
然后增进夫妻感情。换偶主要
是以性交换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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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要因人而异吧。也
有可能更快一点，就像你恋爱
时，也有一见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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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多少，只有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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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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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在网上认识的，
大家经过很长时间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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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换偶”，挑战着中

国人的传统伦理观念。对于地
处关中腹地的礼泉县来说，这
个名词尤为生僻。但几乎在一
夜之间，夫妻“换偶”成为这
里最热门的谈资，而且引爆这
个道德“炸弹”的竟是礼泉县
公安局刑警大队一位姓苏的

女民警。
据苏某曾经的同事说，去

年10月，苏某接受一家网站

专访，她将这一信息告诉了众
多同事。在网上视频播出的当

天，同事们纷纷上网，等待苏
某带给大家的惊喜，结果却令
人大跌眼镜———苏某不但谈
到她创办了一个以“换偶”为
内容的专业网站，还大谈到自
己的“换偶”经历。

视频播出的第二天，整个

礼泉县公安局震惊了，一个女
民警不仅创办了一个以 “换
偶”为内容的专业网站，自己
还曾经体验了这个一般人从
未听说过的“换偶”游戏。

礼泉县城并不大，苏某和
其夫的惊人之举很快成了全

县的爆炸性新闻。十多天里，
同事、朋友甚至不相识的人们
纷纷点击这家网站，苏某的网
名 “一枝独秀”几乎无人不
知，苏某一下子成了同事和朋
友眼中的“异类”。一位在礼
泉县公安局工作的人士告诉

记者，那一段时间，只要苏某
出现在公安局，后面就是一
片骂声，甚至有人对着她吐
口水，不少同事都觉得她丢
了公安局的脸，丢了礼泉县
的脸，而网上更是“砖头”无
数，一些礼泉的网民还联名发

帖，要求将“一枝独秀”赶出
礼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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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某曾是县公安局刑警

大队的正式民警，她丈夫也是
公安局的临聘人员。在 “换
偶”事件爆出后，其丈夫还曾
开着两人靠创办网站挣钱买
的“现代车”进出公安局，令
同事们十分不解，“夫妻俩做
了那样的丑事，还有脸开着车

到处招摇。”

咸阳市公安局和礼泉县
公安局对此事非常震惊。礼泉

县公安局有关领导和刑警大
队负责人找苏某谈话，询问她
到底是怎么回事。苏解释她接
受网站专访是事实，但创办夫
妻交友网站是其丈夫所为，与
她无关。为了平息事端，礼泉
县公安局对苏某作出停职检

查的决定。
一位与苏某熟识的民警

透露，苏参加网络访谈很可能
是为了宣传其创办的夫妻交
友网站，但她根本未料到会酿
成轩然大波。

最终，迫于压力，苏某在

去年11月份向局里提出了辞
职申请，经过局党组的研究，
认为苏某在职期间，因为创办
“夫妻吧”影响极为恶劣。去
年年底，礼泉县公安局对苏某
作出了辞退决定。从那时起，
苏某就彻底从同事和朋友的

视线中消失了。据说，苏某与
丈夫目前居住在外地。

在参加网络访谈节目时，
苏自我介绍时称，与其丈夫创
办了国内最大的夫妻交友网
站，注册会员为 5万人。15
日，记者以游客身份登录了这

家网站，发现在该网站首页的
右上侧显示目前注册的会员
达67955名，在新手入门专区
有会员收费的介绍，该网站以
“捐助”的名义向会员收取半
年30元、全年60元的会费。
苏某自述，创办夫妻交友网站

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夫妻生活
质量。

有人透露，苏某和丈夫在
网站上收获颇丰，在礼泉、咸
阳等地均购置房产，并且购买
了一辆“现代”小轿车，外界

流传其总资产超过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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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夫妻交友” 网站专

区，最受 “欢迎” 的栏目是
《会员风采》和《性事情愫》，
其中 《会员风采》尽是犹抱
琵琶半遮面的女性裸露照
片，会员们自称是老婆或女友
的生活照；《性事情愫》大多
是会员描述自己的性事经历，

其中绝大多数是夫妻“换偶”
故事。

专访苏某的网站《性情解
码》栏目在网站上介绍了苏某
成为其嘉宾的过程。去年 10
月，该栏目向外界征集 “换
偶”话题的嘉宾，栏目主持人

接到了苏某的电话，苏表示要
和性学专家李银河直接对话。
苏发给《性情解码》栏目主持
人两封邮件，在邮件中，苏阐
述了自己关于换偶的观点。她
还表示，自己是“换偶”活动
的参与者，有着真实经历，代

表作为《艰难陈述》《经历是
流经裙边的水》，愿意拿出来
和大家讨论。
《经历是流经裙边的水》

详细描述了苏首次经历 “换
偶”的内心挣扎过程，地点在
北京，对象为一名单身男子，

内容为她与该男发生性行为；
第二篇文章标题为 《艰难陈
述》，文中地点在天津，对象
为天津的一对夫妇，内容为苏
夫妻二人与那对夫妇进行“换
偶”。这两篇文章毫无掩饰地
说出了“换偶”的过程。

值得说明的是，事件发生
的背景时间，是苏某夫妻二人
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自费上
学期间。

由于苏的自述故事离普
通人的真实生活太远，因而许

多人怀疑文章的真实性。咸阳
一位散文作家表示，苏某的文
字功底很扎实，在礼泉上中学
时已崭露头角，在公安大学进
修期间还担任过校报的编辑，
不排除苏以小说体裁的模式，
编出了一段换偶故事的可能。

当然目的是要为其创办的网
站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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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尚文律师事务所律

师王丽婷认为，“一枝独秀”
提倡的“换偶”表面上看都是
双方自愿进行的，其中也没有
涉及金钱交易，但我国《婚姻
法》中明确规定，夫妻双方应
该遵循“一夫一妻”的原则。
按照这一规定，“换偶”行为

其实严重违反了夫妻双方的
忠实义务，已经不仅仅是道德
层面讨论的问题。如果情节轻
微，对社会危害小，可以参照
治安处罚条例对其进行训诫、
拘留的处罚；对于严重、社会
危害大的还可根据 《刑法》

“扰乱公共秩序罪” 中有关
“聚众淫乱” 行为的法律规
定，追究其法律责任。

同时，“一枝独秀” 和其
丈夫创办的“夫妻吧”是否合
法也有待于互联网管理部门
的界定，目前，法律方面对此

还没有明确规定，属于法律的
“盲区”。王丽婷律师指出，
“换偶”行为明显违反了社会
的“公序良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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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丈夫罗金勇已经在

病床上躺了492天 （截至15
日），虽然医生一再叮嘱“准
备后事”，但这一切都无法让
妻子罗映珍退却。自从2005
年10月1日，罗金勇在抓捕3
毒犯严重受伤昏迷开始，她相
信只要每天在病床前泣血呼

唤，倾心呵护，丈夫就一定会
康复。

1年多来，罗映珍为丈夫
写下了11本“情书”式的日
记，长达数十万字，记述了自
己每天的悲喜和思念。她始
终相信“老天有眼”，不会让
他们仅仅3年的婚姻就戛然

而止，不会让他们“一个孩子
一个家” 的小小心愿成为奢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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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农村的罗金勇是家里
唯一的大学生。他的耿直和勇
敢，以及在毒品重灾区工作，一
直让罗映珍担惊受怕。他也觉

得愧对妻子，没有买过一件好
衣服给她，有次他换了一个手
机，大部分钱还是罗映珍出的，
认为“嫁给我太亏了！”

有一次办案，罗金勇所乘
车辆出了车祸，他从车里爬出
来第一件事就忙着救人。而他

腰部却压缩性骨折。后来的与
3名毒犯遭遇，他毫不犹豫上
前查堵……这一切在妻子看
来都是注定的：“他就是那个

脾气，任何时候都是如此”。
丈夫是她的精神支柱，如今她

天天都在丈夫耳边轻声呼唤：
“老天有眼，宝贝你会醒来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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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结婚后，罗映珍才

发现，自己真像歌里唱的那样
“爱上了一个不回家的人”。
结婚的第二天，罗金勇就调到
县城警令部工作，而她到临沧
读书。此后便是离多聚少。

3年之中，他们没有要孩
子。罗金勇每次短暂回家都会

谈起这事：“总不能一辈子分

居，一辈子都不要孩子！”然
而用她的话来说就是 “当时

哪里有时间和精力养啊！”没
有孩子，家不像家。他们终于
商量，无论如何在2005年11
月份要一个孩子，这样会在来
年夏天出生，比较好养活。然
而10月1日，罗金勇在探亲途
中也不忘抓毒犯，倒在血泊

中，从此躺在病床上，至今仍
然呈昏迷状态。

她还记起丈夫以前唠叨：
“要有一个孩子，才是一个完
整的家。” “要一个孩子”
这个平凡的愿望，在一个缉毒
警身上成了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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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金勇当初被3名毒犯攻
击头部，导致整个大脑挫裂，
神经严重受损。送到医院抢救
了40多天，仍然毫无好转迹

象，医院委婉通知家属，要随
时准备处理后事。

但罗映珍没有因此绝望，
她请求公安方面的领导，能不
能再请省外或者国内最好的
专家，救回丈夫的生命。对方
告诉，已经进行过最好的抢救

方案了，她依然不相信。此举
甚至引起别人的不解。她在日
记中，向丈夫倾诉：“我俩无
权无势，一贫如洗，可我们有
一颗真诚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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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篇日记那天，正好是
他们结婚3周年的日子。3年
前，罗映珍出差到昆明12天，
这是她第一次来到省城。最后
的3天时间，她终于等到了丈
夫———他请假来昆明，他们要
匆匆拍婚纱照。她怎么也想不

到，3年后第二次来昆明，全然
无心看风景，而是泪眼朦胧地
等待已成植物人的丈夫苏醒。

她知道，每天泣不成声地
呼唤，丈夫都能听到，只是他
动不了说不出。她一直认为的
“老天有眼” 也终于有了回

报，丈夫慢慢睁开了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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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金勇的旧手机，有短暂
的录音功能，至今罗映珍还保
留着一段30秒的丈夫的声

音———那是两人平时难得相见
时互开玩笑的片段。这成了他
留给妻子最后的话。罗映珍一直
带在身边，有空就拿出来倾听。

如今，罗映珍在后新街租
了一间房，作为照顾丈夫的落
脚点。她说丈夫昏迷的日子

里，自己像没有灵魂的躯壳，
不想工作，不想今天明天。在
省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402室，1年多来，这个病房一
个个室友都好转出院了，罗映
珍每一次都看得想哭，但她已
学会坚强，不会轻易掉下眼

泪。只有在日记里，她才发出
心声：“哪天才轮到我们高高
兴兴地回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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